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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沙特“2030 愿景”提出后,其外交策略呈现出更为积极进取

的态势,外交战略重心由原来的以地区为主转向兼顾地区与全球。 基

于提升伊斯兰世界领导力、推动经济多元化以及增强地区与全球影响

力的综合考量,沙特将印尼视为东南亚国家的优先合作伙伴。 当前,沙
特与印尼的交流与合作已呈现出多路径并行的趋势。 双方以政治互动

促进两国互信,以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以朝觐合作巩固宗教纽带,
以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关系基础,以安全合作筑牢两国安全屏障。 虽然

两国关系取得一定进展,但现实的地缘环境与外交传统、低制度化的合

作机制、时有发生的劳工摩擦、仍未完全开放的营商环境和并不一致的

营商偏好等因素对双边关系的持续深化形成一定制约。 作为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国家,沙特与印尼合作领域的扩展和程度的加

深为所属地区的和平稳定注入发展动力,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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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摆脱经济对石油的依赖,推动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沙特阿拉伯(以下简

称“沙特”) 于 2016 年发布沙特阿拉伯“ 2030 愿景” ( Vision
 

2030
 

Kingdom
 

of
 

Saudi
 

Arabia)规划,旨在依托“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心脏” “发展成为全球投资强

国的决心”以及成为“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全球枢纽”三大支柱,将沙特建设为

“充满活力的社会” “繁荣的经济”以及“雄心勃勃的国家”,以实现国家转型。①

沙特“2030 愿景”的提出与落实标志着沙特迈向了国家发展的新纪元,其外交政

策也随之发生转变,从防御现实主义转向积极作为并逐步“向东看”,开始注重发

展与区域性大国的关系。② 东南亚位于陆权与海权结合处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

使之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

“印尼”)更是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扼守多条重要海上航道且承东启西、联通南

北的世界经济“十字路口”。 其政治、经济实力在东南亚地区均十分突出,③是当

之无愧的区域性大国。 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约 87%的人口信

奉伊斯兰教,④与沙特的宗教联系是早期双方互动的重要渠道之一。⑤ 除此之

外,2019 年佐科·维多多( Joko
 

Widodo) 在连任就职典礼上提出 “ 黄金印尼

2045”( Indonesia
 

Emas
 

2045)愿景,希望能在印尼建国 100 周年之际将国内生产

总值提升到 7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⑥ 2023 年,佐科政府发布

《2025~2045 年国家长期发展计划》的最终草案,包含 8 个发展议程和 17 个发展

方向,旨在实现这一愿景。 印尼这一愿景同沙特“2030 愿景”在社会发展、国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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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萨勒曼执政以来沙特的外交转型:志向、政策与手段》,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68 页。

 

印尼是东南亚联盟(ASEAN)的创始国,也是 G20 中唯一的东南亚国家。 其人口、经济总

量等在东南亚国家中占据第一,在全球经济排名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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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等方面存在诸多互补之处,为两国关系的走近提供了契机。 可以说,印尼具备

同沙特发展伙伴关系的天然地缘、宗教文化和战略优势,是沙特实现“2030 愿

景”,落实“向东看”的重要合作对象国。 在沙特“2030 愿景”的推动下,双方的接

触力度与频率显著增强,不仅深化了原有领域的互动,还在诸多新领域展开合

作,两国关系迈入新阶段。

目前学界对沙特与印尼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沙特与

印尼关系的演变。 部分学者认为沙特与印尼的交往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以进行朝觐宗教活动和学习伊斯兰知识为主;第二阶段则是以就业为主,并

探讨了第二阶段两国在国防、经贸、援助不同领域的合作。① 一些学者特别指出

2017 年萨勒曼国王对印尼的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双边关系的发展自此愈发务

实,两国的合作领域也日益扩大,②并表示佐科上台后印尼的外交政策与沙特“向

东看”政策相符,两国发展前景广阔。③ 部分学者在探讨印尼与中东国家关系演

变时论及印尼与沙特的关系,④并强调在佐科上台后,印尼与海合会国家的战略

关系在实际需求、提升软实力、增强话语权等因素的推动下取得了显著进展。⑤

二是关于沙特的印尼劳工问题,学者们主要探讨了劳工的待遇问题,包括侵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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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虐待家庭工人、工作环境等,认为印尼工人在沙特的境遇不容乐观。① 也有学

者围绕印尼与沙特政府在劳工领域做出的努力进行了分析,并对当下印尼劳工

的困境提出了解决办法。② 三是沙特与印尼的宗教联系。 有学者讨论了印尼中

东政策中伊斯兰因素的影响。③ 部分学者认为印尼伊斯兰教学者在从沙特归国

后,对群岛的伊斯兰教义传播、宗教教育体系的构建以及穆斯林社会习俗与文化

的形塑产生了显著影响。④ 一些学者探讨了两国间的朝觐合作及在此过程中发

生的摩擦。⑤ 还有些学者则对沙特在印尼的“阿拉伯化的伊斯兰教”进行研究,认

为严格的萨拉菲主义在印尼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间造成紧张与冲突,部分研究

还关注到了印尼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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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学界对沙特与印尼关系及合作领域的分析与评述有助于我们了

解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但既有研究较少专门就两国关系的逻辑动因、路径选择

和现实约束进行全面分析,也缺乏对沙特与印尼两国关系的动态研究,尚未有成

果将两国关系置于沙特“2030 愿景”背景下予以考察。 随着沙特“2030 愿景”规

划的提出与实施,沙特与印尼间的高层互访频次明显增加,往来愈发密切,双方

签署多份协议以完善双边对话协调机制。 两国在夯实传统领域的基础上,也开

拓了不少新兴合作领域,推动双边关系多元化,以谋求两国间的可持续性发展,

实现互惠互利。 鉴于此,本文将着重考察沙特“2030 愿景”以来沙特政府同印尼

加强多元交流与合作的动因、路径及其面临的制约因素,旨在凸显发展中国家联

合自强,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决心。

一、 沙特深化与印尼关系的动因

印尼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国家特性对沙特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具体而言,

印尼庞大的穆斯林人口有助于沙特提升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助力沙特建设

充满活力的社会;印尼广阔的市场与互补的经贸优势能协助沙特实现经济多元

化,推动经济繁荣;印尼特殊的地缘位置则使其成为沙特进入东南亚的重要门

户,有利于沙特提升地区与国际影响力。 鉴于此,沙特深化与印尼的关系不仅是

沙特实现“2030 愿景”的重要动力,也是沙特完成雄心战略的现实需求。

(一) 宗教维度: 提升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力

沙特是伊斯兰教国家,拥有麦加和麦地那两个伊斯兰教圣地,其国王被称为

“两圣地监护人”,沙特十分重视其在这一精神领域的领导地位,也将宗教视为外

交的主要工具手段,可以说宗教在沙特的国家建设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沙特

“2030 愿景”提出者、时任沙特副王储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在愿景的开篇辞便谈到:“王国拥有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

位,是实现愿景的第一个支柱”。① 朝觐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保障全球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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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朝觐的顺利展开是沙特的重要使命。① 沙特“2030 愿景”关于朝觐有明确的

表述:“我们有幸为两圣寺、朝圣者和所有前往受祝福圣地的游客服务。 在过去

十年中,从国外进入该国的朝觐游客人数增加了两倍,达到 800 万。 这是一项崇

高的责任。 它要求我们不遗余力地向朝圣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以便我们

履行我们的职责,盛情款待我们的兄弟姐妹……王国将继续为朝觐者提供更好

的服务,提升国家身份认同”。② 由此可见,为朝觐者提供必要的宗教服务是沙特

实现“2030 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印尼是沙特主要的朝觐人员输入国。 印尼的穆斯林人口占世界穆斯

林人口的 12.7%,③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也意味着印尼对沙特乃

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自沙特“2030 愿景”提出后,沙特政

府便有意识地加大了与印尼的宗教接触,仅印尼前往麦加圣地朝觐的人数便由

2016 年的 154441 人上涨到 2017 年的 203065 人,之后也保持上涨态势(见表

1)。 2022 年初,沙特取消新冠疫情期间的朝觐限制,允许印尼派遣 10 万名朝觐

者,④2023 年印尼的朝觐配额提升到 22.9 万名,⑤2024 年朝觐配额更是提升至

24.1 万名,这是印尼有史以来获得的最高配额,与沙特以外的其他国家相比,印

尼也是配额数量最多的国家。⑥ 面对如此庞大的穆斯林人口与朝觐者,及其所带

来的经济、社会效益,沙特需要深化与印尼的宗教关系。 此外,沙特当前正在国

内实施宗教改革,需要伊斯兰世界对其宗教革新和社会开放的认可,印尼作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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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温和穆斯林国家,则成为沙特首要的宗教交流对象国。

表 1　
 

2016 年~2022 年印尼前往麦加圣地的朝觐人数　
 

(单位: 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54 441 203 065 203 351 212 732 0 0 92 669

资料来源: 根据印尼统计局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Badan
 

Pusat
 

Statistik,
 

https: / / www. bps. go. id /

id,上网时间:2024 年 2 月 1 日。

其次,打造温和伊斯兰国家的需求促使沙特加强与印尼的宗教接触。 沙特

瓦哈比派伊斯兰教向全世界的对外输出始于 1962
 

年,①印尼是其在全球传播的

目标之一。 印尼的萨拉菲主义深受沙特瓦哈比教派的影响,随着印尼萨拉菲运

动中激进主义的日益增长,印尼宗教族群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对印尼社会稳定

构成严重威胁。② 尽管激进主义与沙特并无直接关联,然而由于沙特大力资助伊

斯兰教瓦哈比教派的发展及其全球扩张,③曾引发了一定的指责与怀疑。 在印尼

的话语中,瓦哈比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一定联系。 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那样,

“事实证明,瓦哈比派的软实力不是沙特政府能够控制的资源……相反,它就像

一个魔法师的学徒,回来困扰其最初的创造者”。④ 这也导致沙特在印尼的宗教

影响力被质疑可能与极端主义有关,这无疑对沙特的国际形象构成了负面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沙特有责任采取积极措施,以重塑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通过

与印尼建立更为紧密的宗教与反恐合作关系,沙特不仅能够展示其对伊斯兰温

和叙事的支持,⑤还能够向国际社会证明其对反恐的承诺和决心。 在印尼实施有

效的反恐策略,有助于沙特树立一个积极的范例,减少伊斯兰世界对其的误解并

改善其形象,从而赢得更广泛的支持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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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印尼不仅是与东南亚穆斯林建立关系的基地和门户,其在伊斯兰世界

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了沙特积极通过多种手段在印尼传播瓦哈比主义

外,伊朗、土耳其也在加强与印尼的宗教联系。 在伊斯兰世界,伊朗是沙特追求

宗教领袖地位的首要竞争对手。 伊朗深知东南亚穆斯林国家的重要性,希望同

这些国家尤其是印尼保持良好关系。 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在向印尼示好,不断邀

请印尼各界人士参加伊朗组织的伊斯兰、学术和经济发展活动。① 伊朗在同印尼

接触时有意避开两国教派分歧,借助文学、教育等手段输出伊斯兰教的苏菲主

义,及其对“宗教民主”的理解,其中苏菲主义在印尼影响广泛。 雅加达伊斯兰文

化中心( Jakarta
 

Islamic
 

Center)是印尼什叶派穆斯林社区的礼拜中心,也是获取

伊朗历史和宗教文献以及东南亚地区赴伊朗学习和奖学金信息的中心。 德黑兰

还在加札马达大学( Gadjah
 

Mada
 

University)、印度尼西亚大学( University
 

of
 

Indonesia)等多个印尼高等教育机构设立了“伊朗角”,用来专门展示波斯人对苏

菲主义的历史贡献。② 为吸引更多的印尼穆斯林,伊朗大使馆每年都在印尼国家

图书馆举办伊朗新年庆祝活动。 此外,伊朗还致力于在印尼推广其电影作品,旨

在通过这一途径强调两国之间共同的宗教和文化价值观。 伊朗希望借助上述措

施,深化印尼群众对伊朗的全面认知,并寻求在印尼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和

政治同情,以对冲沙特对印尼的宗教影响。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为了实现外交雄心,以泛伊斯兰主义作为文化和价值观根基。

埃尔多安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土耳其对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积极将自己定

位为全球穆斯林领袖的合法继承者,并坚称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中唯一具备领

导能力的国家”。③ 土耳其的宗教交流与传播多以文化为媒介,当前,土耳其将穆

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尼作为其文化外交的重要目标国。 海拉特基金会( Hayrat
 

Foundation)是土耳其一家专门的伊斯兰传教机构。 该基金会在印尼定期举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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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以介绍土耳其的文化与历史,并同印尼数个顶尖大学,如西里夫-希达亚图拉

雅加达国立伊斯兰大学 ( Universitas
 

Islam
 

Negeri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UIN)合作建立学习中心,成功塑造了其在印尼穆斯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并吸引

了众多印尼学生前往土耳其留学。① 土耳其是继沙特后最受印尼穆斯林欢迎的

国家。② 土耳其的这些举措不仅是为了推进两国关系,更是为了在全球伊斯兰事

务中取得更大的话语权,从而削弱沙特在印尼的宗教影响力。 土耳其议会公共

工程、重建、交通和旅游委员会负责人塔希尔·阿库雷克(Tahir
 

Akyurek)表示,

“土耳其一直作为朋友和兄弟积极关注印尼的发展、成长和加强”,③土耳其驻雅

加达大使塔利普·库库克坎(Talip
 

Kucukcan)也指出,“印尼对土耳其至关重要,

土耳其需要进一步推进两国关系” ④。

可见,沙特、伊朗、土耳其对逊尼派伊斯兰国家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领导权

的争夺从未停止过。 面对伊朗、土耳其的竞争,沙特需要加大与印尼的宗教交流

与合作,以保证本国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力。 在沙特“2030 愿景”中,宗教是打造

充满活力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沙特目前也正在进行宗教改革,旨在摧毁“极端

主义意识形态”,重返“温和中正的伊斯兰”。⑤ 而印尼在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地位

及其展现出来温和、包容、多元的穆斯林民主国家形象能够为沙特实现该愿景提

供良好的宗教助力,帮助沙特巩固和提升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和地位。 沙特

驻印尼大使埃萨姆·阿尔萨加菲(Esam
 

Althagafi)表示,在沙特看来,印尼是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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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愿景”的一员,宗教是两国的核心,伊斯兰事务仍是优先事项。① 因此,加

强与印尼的交流互动是实现沙特“2030 愿景”的必然选择。

(二) 经济维度: 推动经济多元化的现实考量

随着国际能源供给的多元化与供需结构的调整,沙特石油经济的脆弱性与

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现实压力迫使沙特加快经济改革步伐。 为了实现繁荣的

经济,沙特“2030 愿景”中对经济发展列出了诸多规划,如“我们希望在 2030 年实

现经济排名进一步提升,这就要求我们不遗余力地将所有资源投入到实现经济

多样化中”,“我们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投资工具,尤其是在把阿美石油公司

(Saudi
 

Aramco)所有权转入公共投资基金之后,而公共投资基金将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主权财富基金。 我们将改善基金管理效率,提高投资回报率,以实现政府财

政来源和国民经济的多样化”,“在沙特的领军地位以及长期盟友关系的基础上,

我们计划与邻近和友好国家在知识转移和贸易领域建立长期合作。 我们的愿景

是通过与大型跨国企业和全球新型科技合作,使我们的投资能力最大化”,“我们

将利用石油和石化领域的全球领军地位和专业程度,
 

投资相关产业的发展”。②

为实现上述目标,沙特政府陆续出台了金融部门发展计划(FSDP)、国家转型计

划(NTP)、公共投资基金计划(PIFP)等多个专门经济发展计划,旨在通过结构性

改革,搭建更加丰富、多元、可持续的经济结构并提升自身经济竞争力。 其中,与

全球合作伙伴发展经济联系是其战略目标之一。 印尼作为 G20 国家之一,其经

济发展成就世人瞩目。 2023 年,印尼人口达到 2.77 亿,③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

13,711.7
 

亿美元。④ 值得注意的是,印尼在疫情期间也保持较好的经济增长率,

显示了其经济的内在活力和发展潜力。 而“黄金印尼 2045”愿景更是将实现经济

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主要议程,战略目标上的相似性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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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国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首先,能源领域。 亚洲是沙特最重要的石油出口地与贸易重心所在,双方在

能源领域已经形成相互依赖的互利共赢关系,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对于维护

沙特的石油出口与贸易及其全球能源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其中,沙特是印尼最

大的原油及其产品供应国,2019 年,印尼约有 40%的原油进口来自沙特,两国能

源贸易关系密切。 此外,由于油田老化加上缺乏勘探和生产投资,印尼的油田一

直处于衰退状态,该国每天进口相当于 40 万桶石油,是全球第 19 大成品油进口

国。 印尼已邀请沙特投资几个下游石油项目,即炼油厂项目。① 印尼作为一个位

于“火环”上的群岛国家,地热、潮汐等可再生能源丰富,其中地热能储量约占全

球 40%,双方也正在寻求这一领域的合作。 印尼还是世界上镍储量最大的国家

之一,约占世界镍产量的 30%,拥有世界已知镍储量的 22%。 近年来,全球红土

镍矿占镍行业新开工冶炼产能高达 90%以上,而新开工项目大约有 70%都在印

尼。 镍将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中重要的战略资源,印尼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该

国也因此成为全球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企业的必争之地。 这对追求能源转型的

沙特而言,也是吸引其与印尼深入合作的领域。②

其次,基础设施方面。 考虑到基础设施不完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印尼目前

正在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佐科在上台之初提出的“Nawa
 

Cita”计划(九个优

先议程)中便要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印尼竞争力。 “全球海洋支点战略”

则将加强海上联通设为五大支柱之一。 2019 年佐科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提出

五个优先事项,其中之一便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五个优先事项是印尼实现“黄金

印尼 2045”愿景的支柱。③ 印尼新首都努桑塔那也亟待开发。 然而,在基础设施

建设中,印尼存在数额庞大的资金缺口,亟需外部资金的投入,沙特则是一个潜

在的资金来源国。 沙特对此表示了投资兴趣,愿意通过印尼新成立的 10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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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财富基金进行投资。 对沙特而言,对印尼的投资可帮助其实现经济多元化。

沙特与印尼在其他诸多领域也存在互补效益。 例如,印尼家庭佣工在沙特

劳动力市场颇受欢迎,被认为是沙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支柱。 再如,穆斯林人口

占多数的印尼还是沙特的货币资产。 印尼是朝觐人数最多的国家,印尼人每年

花大约 20 亿美元去朝觐,沙特从朝觐活动中获得的收入中约有 15%来自印尼。①

对沙特而言,印尼不仅是具有显著潜力的出口市场,还是值得深入探索的投

资目的地。 在双方经济结构互补性显著的前提下,沙特加强与印尼的经济合作

能够助力其能源结构的转型,同时也为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更有助于实现沙特“2030 愿景”并维持国家经济的繁荣与稳定。

(三) 外交维度: 落实东向政策,增强地区与国际影响力

沙特“2030 愿景”致力于推动沙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现代化,使之“在

世界上成为各领域卓越的先锋和成功典范”。② 这一目标对沙特外交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需要其将外交重心由地区转向地区与全球并重,③积极发展同区域外国

家的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沙特对美国为其提

供安全保障的持久性与稳定性产生怀疑,战略自主意识增强,逐渐认识到单一的

依靠美国存在较大风险,不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亚洲新兴

经济体不断崛起,全球经济与战略重心逐渐转移至亚太地区。 在地区与国际格

局均发生较大转变的背景下,沙特为实现愿景目标,着手调整外交布局,落实“向

东看”政策,全力扩展亚洲外交,为愿景的顺利推进与实现增添筹码,也为国家的

生存发展获取更多的战略生存空间。 印尼被视为东南亚乃至更广泛的亚太地区

新兴的政治和经济大国,该国也是塑造亚洲和平与繁荣未来的关键角色,其对自

身的身份也有明确认知,积极在地区与国际发挥作用,“黄金印尼 2045”愿景更是

指出要加强国际外交和全球领导力、文化影响力、在国际组织中的积极作用,以

及为解决全球问题做出贡献,④这意味着未来印尼将会更加积极主动地活跃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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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与国际事务中。 对沙特而言,印尼是其加强在东南亚乃至印太地区影响力的

重要支点国家。

首先,沙特以印尼为门户加强其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 沙特的“向东看”政

策和“2030 愿景”都要求其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联系,印尼在东南亚地区庞大

的政治、经济体量及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区域影响力使之成为沙特在该地区的优

先合作对象国,沙特需要借助同印尼的联系来向东扩展其在东南亚乃至印太地

区的存在。 近年来,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与印尼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提

醒沙特要积极发展同印尼的关系,不能落后于这些国家,避免丧失其在海湾国家

的主导权。 与此同时,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沙特“2030 愿景”与印尼的“全球海洋

支点战略”、“黄金印尼 2045”愿景存在诸多可对接之处,沙特与印尼要想实现自

身的战略意图和提升各自地区与国际影响力,相互间构建更加积极紧密的关系

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沙特借助印尼的中等强国身份加强其与其他中等强国的互动。 印尼

是由墨西哥、印尼、韩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组成的中等强国合作体( MIKTA)

的主要成员国,一直在积极推动 MIKTA 同沙特及海湾国家的合作。 2023 年印

尼在担任 MIKTA 轮值主席国期间,驻沙特大使阿卜杜勒·阿齐兹·艾哈迈德

(Abdul
 

Aziz
 

Ahmad)率领 MIKTA 国家的大使 / 代表团团长在利雅得会见了海

湾阿拉伯合作委员会(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秘书长贾西姆·穆罕默

德·布达维( Jassim
 

Mohammad
 

Al
 

Budaiwi) ,双方探讨了当前国际经济问题以

及 MIKTA 和 GCC 两大组织合作的可能性,此次会晤也标志着双方加强合作

的意愿不断增强。

印尼地区大国与中等强国的身份与地位,使之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或缺的

角色与力量。 对沙特而言,加强与印尼的深层次互动与多维度合作,不仅有助于

实现沙特“2030 愿景”的宏伟蓝图,也为增强其在地区乃至国际层面上的影响力

与话语权提供了机遇。 鉴于此,沙特将印尼视为维护其地缘政治地位与实施其

地缘战略的关键性国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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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沙特与印尼关系演进的路径

尽管沙特与印尼的交往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但建交后双方的关系并没有明

显发展。 随着全球政治与经济重心东移,印尼重新进入沙特的视野。 沙特驻印

尼大使费萨尔·阿卜杜拉·阿莫迪( Faisal
 

Abdullah
 

Amodi) 接受采访时指出,

“我们(沙特与印尼)已经有了坚实的兄弟情谊,我们的关系是历史性的。 但我们

需要提升和促进它,加强我们在所有领域的关系。 必须做出越来越多的积极努

力,以达到双边关系的战略水平”。① 沙特“2030 愿景”重视国家建设,努力实现

经济多元化并推动社会繁荣。 秉持着这一战略目标,沙特发展与深化同印尼的

合作,致力于构建长期、可持续的两国关系,从而实现互利共赢。

(一) 政治互动持续深化,拉开两国合作新篇章

首先,首脑外交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 自 1950 年沙特与印尼建立外交关

系至提出沙特“2030 愿景”,两国在长达 66 年的时间里,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双

边关系,但在政治互动层面呈现相对欠缺的现象。 具体而言,该时期内沙特国王

仅在 1970 年对印尼进行了访问。 但自“2030 愿景”提出以来,沙特与印尼的首脑

互动显著上升,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确定了方向和议程,推进双边合作框架与机制

的构建。 2017 年沙特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将印尼设为其“亚洲行”的第二站,这是沙特国王时隔近半个

世纪再次访问印尼。 此次访问的规模庞大,签署的涉及贸易、航空、教育等领域

的谅解备忘录为两国后续的合作奠定基础。 访问期间,佐科总统向萨勒曼国王

颁布了“印度尼西亚之星勋章” ( Bintang
 

Republik
 

Indonesia
 

Adipurna)以表彰萨

勒曼国王对拉近两国关系做出的重要贡献。 此次访问也被视为两国关系发展的

新阶段。 2019 年佐科总统在利雅得会见萨勒曼国王与王储,双方同意建立领导

人级磋商机制,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2023 年佐科总统访问沙特期间,两国同意成

立印尼—沙特最高协调委员会( Indonesia-Saudi
 

Arabia
 

High-level
 

Coordination
 

Committee),以加强两国的战略合作,成为此次会晤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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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两国在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上迈出的质的一步。① 访问结束后,两国发表联合声

明,表明双方在经贸、防务、科教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 首脑外交也有

助于引领一系列务实合作,两国各部门负责人多次不定时进行互访与会晤,两国

在能源、宗教、贸易、朝觐等领域签署了多份谅解备忘录,为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其次,多边框架下两国保持密切合作。 沙特“2030 愿景”旨在打造一个雄心

勃勃的国家,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合作来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沙特与印

尼均为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及伊斯兰合作组织(OIC)等重要国际多边机制的核心

成员国。 两国多次在多边机构中就两国关心的问题如全球气候治理、能源转型

等交换意见,并加强合作与联合协调。 针对 2023 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沙特

与印尼领导人在海合会—东盟领导人会晤期间交换意见,表达了对中东局势发

展的严重关切。 在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峰会、外交部长紧急会议上,沙特、印尼

等与会国共同呼吁加沙冲突各方实施永久停火。 在阿拉伯—伊斯兰联合峰会

上,沙特、印尼等数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组成代表团,运用国际压力,推动加沙立

即停火和人道援助进入。② 这些举措显示了沙特与印尼对国际事务的共同关切。

2023 年,沙特与东盟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同印尼共同主持了首届东

盟—海合峰会,峰会发表了《东盟—海合会峰会联合声明》和《2024~2028 合作

委员会框架》,这些条约的签署和政策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两国的合作机制与框

架,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沙特与印尼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水平。 两

国在多边框架下的合作不仅反映了双方对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共同追求,也

彰显了双方在国际舞台上通过多边机制推动合作与协调的坚定立场。

(二) 促进经济互补发展,构建繁荣共赢模式

自建交以来,两国尽管存在经贸联系,但合作范围相对有限,主要集中在油

气和劳工领域。 随着愿景的提出与落实,沙特致力于实现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

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印尼作为一个重要的出口市场和投资目的地,沙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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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印尼的经贸合作中持续发力,两国的合作力度与深度均有所提升。 目前,沙特

与印尼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其中沙特是印尼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根据沙特统计总局数据显示,2016~2022 年双边贸易总额由最初的 145.82 亿里

亚尔提升到 306.08 亿里亚尔,增幅约 110%(见表 2),是东南亚国家中增长率第

二高的国家。 即使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国际事件的冲击下,两国间的贸易

仍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足以证明两国间巨大的贸易潜力,也反映了两国贸易的

韧性与经济的互补性。 目前,两国正在加强双边投资、深化粮食合作和强化能源

关系方面加强两国的经济联系,发挥经济互补优势,实现合作共赢。

表 2　 2016~2022 年沙特与印尼的贸易额(单位: 亿里亚尔)

年份 沙特对印尼出口贸易额 沙特对印尼进口贸易额 沙特与印尼双边贸易额

2016 82. 85 62. 96 145. 81

2017 99. 63 62. 72 162. 35

2018 129. 38 53. 88 183. 26

2019 123. 42 83. 37 206. 79

2020 87. 21 68. 1 155. 31

2021 140. 67 72. 54 213. 21

2022 195. 35 110. 73 306. 08

资料来源: 根据沙特统计总局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https: / / www.

stats. gov. sa / en,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4 日。

首先,两国推动双边投资。 沙特“2030 愿景”提出后,沙特政府不断健全和完

善本国的投资工具,将阿美石油公司所有权转入公共投资基金之后,公共投资基

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沙特加大对外投资力度,以实现政府财政来

源和国民经济的多样化。 在愿景框架下,沙特专门设置了 PIFP 以最大限度地发

挥公共投资基金的影响。 意识到印尼显著的经济增长趋势与未来发展潜力后,

沙特逐步加大对印尼的投资力度,促进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和印尼投资局之间加

强合作,完善本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布局。 沙特对印尼的投资超越了传统的能

源领域,还涉及粮食、科技、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也意味着两国的经济关系逐渐走

向成熟。 2022 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会见印尼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

宾萨·班查伊丹(Luhut
 

Binsar
 

Pandjaitan)时表示沙特不想失去印尼,希望在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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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投资。① 2016 年至 2021 年期间,沙特在印尼投资了约 246 亿美元。② 此外,

据印尼投资部数据显示,2018 年至 2023 年第一季度,沙特在印尼的投资达到

2,650 万美元。 这一数字不包括对金融和油气上游行业的投资。 其中,印尼对沙

特的投资多集中在第三产业,占沙特总投资的 94%。③ 沙特也通过沙特发展基金

(SFD)资助了印尼的 12 个发展项目和计划,这些资金将用于运输、通信、农业、基

础设施、航运、卫生和教育等领域,总价值超过 4.016 亿美元。 沙特同样对投资印

尼伊斯兰教银行(BSI)展现出极大兴趣。 在加大对外投资力度的同时,沙特也在

积极吸引他国投资。 印尼对沙特的投资主要聚焦于食品、建筑等领域。 当前,印

尼对沙特的直接投资存量在东南亚国家中持续保持首位,2022 年的投资存量为

51.02 亿里亚尔,这一数值显著超过位列第二的新加坡,后者的投资存量为 34.85

亿里亚尔(见表 3)。

表 3　 2022 年东南亚各国在沙特的直接投资存量(单位: 亿里亚尔)

国家 直接投资存量

印度尼西亚 51. 02

新加坡 34. 85

马来西亚 14. 25

菲律宾 0. 44

缅甸 0. 32

泰国 0. 17

越南 0. 08

文莱 0. 04

资料来源: 根据沙特统计总局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https: / / www.

stats. gov. sa / en,
 

上网时间:2024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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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两国深化了粮食领域的合作。 沙特 80%的食品消费需求依赖进口,①

沙特“2030 愿景”强调建设安全高效的食品战略储备。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俄乌

冲突等突发性国际事件严重冲击了全球粮食产业链。 2022 年 G20 峰会期间,两

国主办了关于加强全球合作以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的高级别研讨会,探讨了应

如何解决粮食不安全的问题。 印尼作为粮食大国,成为沙特确保粮食的供应稳

定的重要合作国。 在印尼对沙特的出口商品结构中,位居前三的主要商品中有

两项为粮食产品,它们分别是棕榈油以及加工鱼类。 2023 年印尼贸易部长祖尔

基夫利·哈桑(Zulkifli
 

Hasan)在吉达沙特联邦商会办公室见证了两国企业签署

5 份有关粮食合作的协议,合同价值超过 1.557 亿美元。② 沙特是印尼第八大加

工食品出口国,出口产品包括金枪鱼罐头、方便面等。 沙特每年都有数百万朝觐

者,这一群体在消费清真食品方面有巨大潜力,沙特也期望将本国打造为清真中

心。 印尼每年需要消耗大量清真食品,同时印尼宗教事务部规定,印尼朝觐者的

餐饮必须使用至少 30%的印尼产品。③ 这为两国在清真食品领域的合作提供了

契机,沙特与印尼就清真食品合作签署谅解备忘录,相互承认对方的清真证书

(halal
 

certificates),这有助于简化两国产品的进出口程序,为两国人员获取清真

食品提供便利性。 对于沙特与印尼而言,可以充分发挥彼此在粮食领域的互补

优势,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最后,两国加强了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 沙特“2030 愿景”指出,石油和天然

气仍是本国经济的核心支柱,沙特依然坚持对外发展能源合作。 能源是两国合

作的传统领域,当前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已经上升为战略关系。 沙特是印尼

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原油及其加工产品供应国,印尼也是沙特在东南亚地区的第

一大出口国,印尼从沙特进口能源数量总体保持上涨趋势(见表 4)。 2022 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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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源部长在 G20 峰会期间签署了多份能源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便在能

源领域建立一个共同的合作框架。 沙特阿美公司是在印尼开拓石油及下游产业

的主力军,沙特阿美公司和印尼的国家石油公司(PT
 

Pertamina)达成了炼油厂现

代化的协议,将进行前端工程设计来升级老炼油厂,印尼工程师也可前往沙特进

行相关技术培训。 阿美公司也希望在未来继续扩大在印尼的其他炼油厂的竞

争力。

表 4　 2017~2022 年印尼从沙特进口的原油和石油制品(单位: 千吨)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印尼从沙特

进口的原油

及石油制品

5 487. 1 6 308. 4 5 810. 5 6 009. 9 5 761. 3 5 962. 7

资料来源: “ Imports
 

of
 

Crude
 

Petroleum
 

and
 

Petroleum
 

Products1
 

by
 

Major
 

Countries
 

of
 

Origin,
 

2017-2022,”Statistics
 

Indonesia,
 

August
 

1,
 

2023,
 

https: / / www. bps. go. id / statictable / 2014 / 09 / 08 /

1046 / impor-minyak-bumi-dan-hasil-hasil-menurut-negara-asal-utama-2017-2022. html,
 

上网时间:2024

年 1 月 25 日。

清洁能源是两国能源合作的新领域。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Chatham
 

House)研究报告预测沙特将于 2038 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① 沙特认识到能源转

型的紧迫性,着手研发清洁能源技术。 在愿景框架下,沙特提出“沙特绿色倡议”

(Saudi
 

Green
 

Initiative)等计划以推动能源转型。 沙特与印尼均承诺于 2060 年实

现净零排放,能源转型成为两国能源发展的共同目标。 2022 年两国签署一份谅

解备忘录探索氢和氨价值链上的合作。 沙特可再生能源开发商沙特国际电力和

水务公司(ACWA
 

Power)电力公司是开拓印尼清洁能源市场的先锋部队,该公

司与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erusahaan
 

Listrik
 

Negara)就太阳能光伏、水能等清洁能

源达成合作,其中太阳能光伏项目是 ACWA
 

Power 首次进军东南亚国家,也是该

公司投资组合中的首个浮动太阳能光伏项目,对 ACWA
 

Power 打开印尼和东南

亚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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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朝觐合作日益完善,巩固两国宗教纽带

朝觐是沙特和印尼伙伴关系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一直以来,印尼是沙特

最主要的朝觐人员输出国。 “2030 愿景”提出后,沙特主动寻求与印尼进行朝觐

合作、优化朝觐服务,以巩固两国间的宗教纽带。 为更好地打造“充满活力的社

会”,推广民族认同感,沙特逐渐放宽朝觐配额。 2017 年萨勒曼国王访问印尼后,

沙特不仅恢复了因清真寺翻新而减少的印尼朝觐名额,还对印尼增加了一万朝

觐名额。 2024 年沙特批准了印尼 24.1 万的朝觐名额,这一配额远远超出其他国

家,印尼也向沙特派遣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朝觐队伍。 印尼发言人马斯杜

基·拜德洛维(Masduki
 

Baidlowi)表示,新配额反映了沙特与印尼的关系正处于

黄金时期。① 在愿景框架下,沙特推出“朝觐者体验计划” ( Pilgrim
 

Experience
 

Program),旨在为朝觐者提供高质量服务。

“麦加之路倡议”(Makkah
 

Route
 

Initiative) ②是为朝觐者提供便利服务的计

划之一,于 2019 年正式启动。 根据该倡议,抵达的朝觐者只需在沙特移民柜台停

留几分钟,这为他们的朝觐之旅提供了最高水平的效率和舒适度。 印尼是“麦加

之路”倡议的首批受益国,2023 年约有 4.8 万人受益于该倡议。③

努苏克(Nusuk)是沙特推出的规划、预定朝觐者副朝之旅的官方平台。 2022

年沙特推出了印尼语版本的 Nusuk,为使用者提供了更简单的抵达流程和各种新

服务,如签证便利、旅行套餐、住宿交通信息以及有关沙特可以参观的宗教场所

的信息等。 平台提供了两种朝觐和副朝旅行套餐。 第一个套餐包括参观麦加和

麦地那的宗教场所。 第二个套餐包括前往麦加和麦地那以外的沙特几个标志性

城市的旅行,例如利雅得和德拉伊耶。 副朝签证的有效期也从原来的 30 天延长

到 90 天,该签证可用于访问沙特所有领土,而不仅仅是麦加和麦地那。 与此同

时,沙特还专门举办了朝觐培训班,以便弥合印尼与沙特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不

同,为印尼朝觐者的旅程提供便利,并丰富他们的宗教与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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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印尼朝觐者的体验感,沙特还同印尼完善了两国交通路线。 沙特

的港口项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 Ports
 

Project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Company)已与印尼第二机场公司(PT.
 

Angkasa
 

Pura
 

II)
 

签署谅解备忘录,探讨

在运营和开发朝觐和副朝航站楼方面的合作,并将以合资企业的形式与印尼的

机场运营方一起开发该国的机场,旨在改善印尼朝觐和副朝机场与吉达和麦地

那机场之间的连通性。 沙特政府还希望印尼政府帮助推广哈拉曼快速列车,该

列车能丰富朝觐者的朝觐体验。 印尼的狮子航空同沙特旅游局达成了战略合

作,不断扩宽其航班网络,为印尼的朝觐者提供更多选择与便利。 目前,狮子航

空开设了雅加达、泗水等十个城市直达吉达和麦地那的航班,50 余个往返航班为

印尼的朝觐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与灵活性。①

(四) 人文交流渐趋频繁,夯实两国关系基础

沙特“2030 愿景”中明确提出的“繁荣的社会”这一目标,指出要积极与友好

国家建立文化伙伴关系,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并通过开展联合活动向世界输出独

特且多元的文化,提升世界对沙特文化的认知,凸显了强化与其他国家人文交流

的重要性。 在这一宏大愿景的指引下,沙特与印尼之间的人文交流取得了新进

展。 2017 年萨勒曼国王访问印尼期间,两国在文化和节日、艺术、历史和文化遗

产、图书馆和儿童文化等领域签署了文化谅解备忘录。 在 2022 年 G20 教育部长

会议上,沙特教育大臣与印尼教育部长举行会晤,讨论两国加强教育合作的路

径,以及如何建立坚实和全面的伙伴关系,以从两国教育机构实施的发展计划和

项目中受益。②

沙特积极向印尼推广阿拉伯语言及文化。 例如成立于 1980 年的伊斯兰

与阿拉伯研究所( Lembaga
 

Ilmu
 

Pengetahuan
 

Islam
 

dan
 

Arab,LIPIA) 是沙特

在雅加达建立的一所伊斯兰学院,隶属于利雅得的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

特伊斯兰大学。 2017 年,沙特国王宣布在印尼新建三个 LIPIA 卫星校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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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阿拉伯语教学,其中一些已于 2022 年开放。 LIPIA 一直与印尼的 UIN 保

持合作关系,UIN 还设立了一个阿拉伯角作为阿拉伯科学和文化的信息中

心,共同推动阿拉伯文化和科学在印尼的传播。 沙特研究中心也与 UIN 开

展文献出版、科研和国际会议等方面的合作,并派遣学生交流学习,为文化互

译做准备。 2018 年,沙特电子大学同 45 所印尼大学和机构将在阿拉伯语在

线学习领域建立合作,将电子大学的阿拉伯语在线学习系统免费转移到印尼

的大学与机构。 乌姆埃尔古拉大学( Umm
 

Al-Qura
 

University) 同印尼阿拉伯

语教师协会、达伦纳查伊斯兰寄宿学校合作,每年为印尼所有伊斯兰寄宿学

校和教育机构的阿拉伯语教师和学者提供在乌姆埃尔古拉大学为期 40 天的

免费学习奖学金。 沙特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研究和档案所与印尼国家档

案馆合作,计划编写一部百科全书,详细介绍来自其他国家的朝觐旅程以及

沙特作为两座圣城管理者的角色。 作为前往沙特朝觐的最大人员来源国,印

尼为百科全书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档案资料,充分表明两国文化关系的密

切度。

举办文化活动是沙特 “ 2030 愿景” 中 “ 生活质量计划” ( Quality
 

of
 

Life
 

Program)的战略目标之一。 杰纳迪里亚文化遗产节 ( Jenadrivah
 

Heritage
 

&
 

Cultural
 

Festival)是海湾和阿拉伯地区规模最大的文化艺术节,每届均邀请一个

友好国家作为文化节主宾国,并由该国负责主宾国馆的展示活动。 2018 年印尼

受邀成为第 33 届主宾国,节日期间印尼在 2500 平方米的展馆内进行了萨曼舞、

杂宾舞等具有伊斯兰特色的艺术表演,让沙特群众近距离接触印尼文化。 沙特

的文化艺术团队也多次前往印尼,向印尼群众展示具有沙特特色的书法、手工艺

品、舞蹈等,让印尼群众了解一个更真实的沙特。

“生活质量计划”也指出要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2023 年沙特接待了约 150 万

来自印尼的副朝游客,沙特期望在 2024 年能够接待超 200 万的印尼游客。① 为

吸引更多印尼游客前往沙特,沙特加大了在印尼的旅游宣传。 仅 2024 年,沙特便

在印尼举办了数场旅游推介活动。 2 月 29 日至 3 月 3 日,沙特旅游局(STA)在

印尼旅行社协会举办的旅游博览会上宣传沙特旅游景点。 4 月 30 日,Nusuk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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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平台在雅加达举行路演与互动旅游展览,向印尼群众介绍该平台提供的旅游

服务,邀请印尼游客在朝觐之际探索沙特。 5 月 1~5 日,STA 在印尼举办了首个

旅游展,主题为“访问沙特,超越副朝”(Visit
 

Saudi,
 

Beyond
 

Umrah),展示了各种

前往沙特的独家旅游优惠,包括特别折扣、现金返还优惠、买五送一优惠、零利息

付款计划和旅游券等。 展览期间,印尼签证处理办公室还获得沙特外交部授权,

可以受理所有
 

VISA
 

信用卡持有者前往沙特的旅游签证申请,该签证有效期为 1

年,可多次入境,大大简化了游客赴沙的流程。

(五) 安全合作不断推进,筑牢两国安全屏障

安全是实现沙特“2030 愿景”的基础,沙特致力于强化安全合作,为本国的发

展提供安全保障。 反恐是促进实现愿景目标的五个关键决策和倡议中的第五个

主题,也是最新的一个主题。① 由于宗教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蔓延

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沙特与印尼在国防和安全问题上存在

共同关切。 沙特与印尼在国防领域的合作起步较晚,但为了给沙特“2030 愿景”

的实现塑造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以及营造本国温和伊斯兰的形象,沙特积极寻

求加深与印尼的安全合作。 一方面,两国加强了顶层协调。 2017 年萨勒曼国王

访问印尼期间,两国就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人口贩运、毒品等跨国犯罪达成共识

并签署协议。 其中,萨勒曼国王承诺资助在反恐战斗中牺牲的 88 位警察(反恐

精英警察小队)成员的家属前往沙特进行朝觐。 2018 年,两国签署的《服务合作

谅解备忘录》经印尼众议院批准成为法律,这意味着两国的国防合作进入新阶

段。 这一举动为两国后续的防务合作提供了法律保护,更有利于两国防务关系

的发展。 同年,时任沙特外交大臣阿卜杜勒·朱拜尔(Abdel
 

al-Jubeir)访问印尼

期间两国就反恐和反激进主义达成了伙伴关系和倡议。 另一方面,两国还针对

打击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开展了培训或讲习班,参加人员来自印尼国民军和国

防部,沙特军官会向印尼的军事人员讲解通过军事(物理战争)和非军事手段(思

想战争)打击恐怖主义的方法,并分享沙特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期间采取

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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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特“2030 愿景”的多个计划中,沙特意识到网络安全是加强其地位和保

护其重大利益、国家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关键部门以及政府服务和活动的重要

支柱和目标。 因此,沙特加强了网络安全工作和活动。① 2022 年,在利雅得举办

的全球网络安全论坛期间,印尼国家网络与密码局(BSSN)同沙特国家网络安全

局(NCA)签署网络安全合作协议,双方在信息交换、防范网络安全威胁、联合处

置网络攻击等领域开展合作。 BSSN 和 NCA 在巴厘岛举办 G20 峰会时举行网络

演练测试,作为两国网络安全合作的具体实践。

国家利益是国家生存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一国制定对外政策、实施对外行

为的重要依据和基本动因。 随着美国采取战略收缩政策,中东地区多极化进程

加速,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积极推行多元化外交。② 作为中东地区

的大国,沙特通过实现愿景规划积极推动国家转型。 该愿景的实现也需要国际

伙伴的共同助力,而印尼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优势使之成为沙特在该地区

的优先选择。 两国政治关系的不断走近深化了彼此的政治互信,为“沙特 2030

愿景”的实现获得了国际助力。 经贸关系的强化与合作领域的拓宽能够帮助沙

特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实现“2030 愿景”经济多元化的模板,打造繁荣的经济。 朝

觐作为两国最古老的交流纽带,加深了彼此的宗教联系,巩固沙特伊斯兰世界的

中心地位。 人文交流渐趋频繁能够让印尼群众更好地了解宗教以外的沙特,帮

助沙特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实现愿景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安全合作

的推进则为实现愿景提供了安全屏障。 可以说,沙特和印尼在各领域的合作对

实现“2030 愿景”具有重要意义,为沙特经济多元化、社会稳定和国际影响力提升

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 沙特与印尼关系演进的挑战

近年来,沙特积极拓展同印尼在政治、经济、宗教、人文、国防等领域的合作。

·84·

①

②

 

“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National
 

Cybersecurity
 

Strategy,”
 

National
 

Cybersecurity
 

Authority,
 

December
 

2020,
 

https: / / nca. gov. sa / files / qb2020q3_en. pdf,上网时间:2024 年 5 月 9
日。

 

唐志超:《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环境塑造与秩序重建》,载《西亚非洲》2024 年第 2 期,第
7 页。



“2030 愿景”框架下沙特阿拉伯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演进

印尼也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希望成为助力沙特实现愿景的重要国家。 在双方

的共同努力下,两国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两国间的地缘环境与外交传统、

合作机制的不完善、劳工摩擦、营商环境的不足以及等诸多因素可能会对两国关

系的进一步深化形成制约。

(一) 地缘环境与外交传统影响两国外交重心

尽管当前沙特的战略自主性上升,将外交布局由侧重中东地区转向区域与

全球并重,注重发展与地区大国间的关系。 但中东地区问题复杂,为顺利推进

“2030 愿景”,沙特依然需要着重关注地区事态发展,为本国争取最大的发展利

益。 首先,沙特与伊朗对主导权的争夺并未停止。 虽然沙伊两国在中国的斡旋

下实现和解,但双方均未放弃追求地区主导国的地位。 伊朗建立了核计划,并通

过革命卫队团结什叶派阵营,扩大地区影响力。 沙特的和解行为也被视为正在

回归“更谨慎的实用主义”(more
 

measured
 

pragmatism)外交,为本国的经济发展

获取更多的时间和喘息的空间。① 未来,沙特仍会继续争夺地区主导权。 其次,

巴以冲突导致地区局势紧张。 中东的“和解潮”并未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反而

加剧了紧张态势,双方的对立冲突在 2023 年 10 月达到顶点。 据联合国报道指

出,截至 2024 年 8 月 9 日,本轮巴以冲突已造成
 

39699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

91722 人受伤,以色列士兵有 329 人死亡,2199 人受伤,②这些伤亡都是前所未

有的。 随着冲突的持续,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甚至可能刺激该地区新一波极

端主义与恐怖主义。③ 鉴于周边环境的复杂化与紧张化,沙特不得不花费更多精

力处理周边问题。

尽管印尼采取诸多措施提升本国在地区与全球的影响力,也希望借助沙特

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与合作,但其外交传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两国关系的

深化。 首先,“独立积极”(bebas-aktif)原则是印尼外交政策的核心。 印尼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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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参考了潘查希拉思想和 1945 年宪法,强调独立自主与不结盟,对大多数国家

的合作持友好开放的态度,并避免与任何国家结为正式盟友。 这也是印尼拒绝

加入由沙特牵头组成的伊斯兰国家军事联盟的原因之一。① 其次,同心圆原则要

求印尼着眼于东盟。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该原则成为印尼外交战略的指导原则

之一,它按照国家发展需求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等级,以印尼为中心不断向外延

展。② 印尼作为东南亚国家的“领头羊”,深知东盟对其塑造地区大国与中等强国

身份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按政治、经济还是安全划分,东盟都属于印尼外交的第

一圈层。 以东盟为平台,印尼发展了同域外国家如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等

国的友好关系,确保了印尼国家利益的实现,这些与印尼战略利益相关的域外国

家也就成为印尼外交的第二圈层。 而与印尼有共同发展诉求,可以通过与他们

合作构建良好国际环境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印尼外交的第三圈层。③ 按照这一标

准划分,沙特只能归属为第三圈层。

因此,沙特与印尼确实有着共同的发展需求,双方也在不断加强合作。 但出

于本国切身利益与现实情况考虑,两国间外交关系的发展存在“天花板效应”。

(二) 低制度化合作机制削弱合作成效

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别强调国际制度对国家间合作的影响,该

理论认为国际机制可以为国家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确定合作中应该遵循的行

为准则,降低合作成本,增加国家间合作的确定性。 目前,沙特与印尼间的合作

机制较少,主要为 2017 年成立的印尼—沙特商业委员会( ISABC),该机制主要

用于加强两国的经贸合作;2018 年由印尼众议院第一委员会批准的《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国防部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国防部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该机制负责两国的

国防合作;以及 2023 年成立的印尼—沙特最高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两国各

领域的合作。 两国的合作更多的是领导人或部门负责人会晤后发布联合宣言,或

者是签署谅解备忘录。 这一类文件的表述缺乏强约束力,远未达到双方合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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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工作的程度。 缺少完整的章程和明确的宗旨使两国的合作面临诸多问题。

首先,机制的缺乏不利于两国间矛盾的协调解决。 在各领域的合作中产生

的摩擦与争端由于无章可循,缺乏直接、高效的对话平台,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

必定会影响国家间合作的稳步发展。 其次,专门机制的缺乏不利于合作效力的

形成。 当对话机制围绕单一议题展开时,双方能够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议题

中,更有利于形成合作合力。 普适性的合作机制能够广泛的讨论两国间各领域

合作的可能,但囿于有限的资源与精力,双方难以对各个议题予以充足的投入,

使得合作无法握指成拳、集中发力。 例如,印尼一直以来向沙特提供朝觐食品,

但 2024 年因缺乏与沙特的贸易协定,印尼错过了向沙特提供朝觐餐饮的机会,这

一协定本可以刺激包括鱼类在内的更多粮食出口。① 由此可见,沙特与印尼当前

的合作机制存在缺陷,难以充分挖掘两国间合作的活力和潜力。 如果双方不能

形成专门的、正式的协调机制,两国合作中的摩擦、交流沟通的缺位与不及时会

使得双方的合作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三) 劳资纠纷外溢影响两国关系

沙特务工者较高的工资水平使之成为印尼劳工出国的首选目的地,在 2004

年印尼便已经成为沙特的第九大外国劳工来源国,其中绝大多数印尼工人为女

性,多从事家政、护理等工作。② 这些劳工为印尼输入了大量侨汇,助力印尼的经

济发展。 然而,沙特在印尼劳工问题上存在大量拖欠工资、剥削虐待、工作环境

差等问题,女性佣工还有可能受到雇主的骚扰,甚至有些工人还被卷入因自卫而

导致的刑事案件,这也是 2011 年印尼政府暂停向沙特派遣工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印尼政府做出诸多努力,如任命专业律师为卷入刑事案件的印尼劳工提供

法律援助,佐科总统也多次要求沙特对这些人员宽大处理,但 2015 年至 2018 年

间印尼仍有 4 名工人在沙特因谋杀罪被处决。 2018 年,沙特在未提前告知印尼

政府的情况下处决因自卫反抗杀死雇主的女佣杜蒂 · 图西拉瓦蒂 ( Tuti
 

Tursilawati),引发了印尼国内尤为强烈的反应。 事件发生后,印尼民众在沙特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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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大使馆前面举行示威,甚至展开了“封锁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的行动。 倡导

印尼海外工人权利的非政府组织“移民关怀”(Migrant
 

Care)谴责了这次处决,并

敦促政府采取严肃的外交措施。 印尼政府向沙特提出抗议,并召见沙特驻印尼

大使。

在两国政府的多次沟通下,沙特与印尼在 2022 年恢复了暂停 11 年的佣工服

务,并围绕工人的安置、保护、培训、联合劳动监察等加强交流与合作。 然而,两

国在劳工领域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2023 年,印尼外交部公民保护局

指出大多数印尼劳工欠薪案件发生在沙特。① 沙特与印尼间的劳工问题复杂多

样,若是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并对印尼劳工的正常权利予以保护,两国间的劳

工摩擦势必会外溢影响两国关系的推进。②

(四) 营商环境与偏好阻碍两国经贸合作

尽管沙特与印尼在商贸投资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未达到预期效果。

2017 年印尼政府期待在萨勒曼国王访问期间获得 250 亿美元的投资,但最终沙

特只承诺提供 88 亿美元的发展资金。 两国间的贸易投资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

素影响。

首先,印尼的营商环境存在较大问题。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全球营商

环境报告》中,印尼得分 69.6,排第 73 名。③ 该报告认为印尼国内严格的就业保

护立法会影响企业进入和退出本国市场的动机,低效率的采购监管力度导致印

尼国内的腐败问题较为严重。 2022 年印尼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 排名第

110,尽管印尼政府颁布了一些打击腐败的措施并整治了“小腐败”,但一些承诺

尚未有效兑现,依然面临着“大腐败”的挑战。④ 报告还指出印尼国内手续办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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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复杂繁复,从评估投标到最终确定中标对象时间长达 90 天,①这些问题增加了

沙特在印尼投资的隐性成本,不利于两国经济合作的推进。 佐科总统本人也承

认,印尼缺乏经济改革,其许多规章制度阻碍了外国投资。② 为外国投资者服务

的官僚机构效率不高,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便利和法规不明确,土地所有权和土

地价格仍然存在问题。 此外,印尼各部委和机构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缺乏

协调,阻碍了外国公司顺利进入印尼。③ 2020 年沙特阿美公司决定取消与印尼国

家石油公司建立合资公司振兴 Cilacap 的炼油厂的计划,原因之一便是印尼政府

本身并没有为外国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④

其次,沙特的投资喜好与印尼的投资制度不匹配。 有学者指出,沙特投资者

比较保守,普遍喜欢投资与石油、天然气、石化、旅游等相关的行业,这些行业风

险性较小。 他们更喜欢进行业务扩张,而不是从头开始创业。 换言之,相较于从

基础开始建设的项目,沙特更期待在投资、合作方面实现直接任命制度( direct
 

appointment
 

system)等。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印尼往往采取招标制度,同时印尼

目前亟需大量资金的项目多为基础设施建设,是沙特所不感兴趣的“刚刚起步或

是从土地清理开始”的项目。⑤ 沙特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以及印尼当前仍存在诸多

问题的营商环境会削弱双方贸易投资合作的力度,不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

步发展。

四、 结语

沙特“2030 愿景”是沙特政府当前最重要的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 沙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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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意识到,要想实现这一宏大的目标,需要加紧落实“向东看”政策,加强与亚

洲主要国家的合作力度。 印尼独特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等领域的影响力使之成

为沙特实现“2030 愿景”的重要支柱国家。

沙特与印尼正在积极破除双边合作阻碍。 两国高层通过不定期的会谈就共

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也为两国间合作机制的建立

与完善奠定基础。 在经贸领域,2023 年 1 月,两国贸易负责人在会晤期间表示可

以从技术层面探讨两国在印尼—海合会合作框架下的经贸合作。 2023 年 10 月,

佐科总统与萨勒曼王储会晤期间讨论组建印尼—沙特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

判小组,旨在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向更加机制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在劳工领

域,两国就印尼移民工人(PMI)的工资、保护、权利、义务等方面的磋商已取得进

展。 双方正在推动沙特就业市场应用程序“穆萨尼德” (Musaned)和印尼就业市

场系统“准备出发” (Siap
 

Kerja)的开发与整合,以进行单渠道安置系统( Sistem
 

Penempatan
 

Satu
 

Kanal)的试点项目,这也是当前两国劳工合作的重点项目之一。

该系统将在沙特的麦加、吉达、利雅得等七地实施,覆盖管家、保姆、家庭厨师等

六种工作类别。 此举不仅有助于规范和管理印尼移民工人在沙特的工作市场,

更能提升他们的就业质量与权益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两国协议,PMI 需在

移民工人安置公司注册才可获取在沙特的工作,这一规定为 PMI 在沙特的工作

提供了制度性保障,防止和减少非法就业和权益受损的情况发生。 两国还成立

了联合工作组,每三个月对该试点项目进行检测、评估与讨论,以便及时调整,从

而确保两国劳工合作的持续和深化。 在反腐合作方面,双方努力营造更为健康

的营商环境。 2016
 

年,印尼反腐败局
 

(Komisi
 

Pemberantasan
 

Korupsi)
 

与沙特反

腐败委员会(Nazaha)达成协议,以加强双方的培训和信息共享。 两国在国际层

面的反腐合作也呈现出积极的态势,2021 年沙特与印尼等国在联合国组织了题

为“打击腐败和二十国集团的领导力:其目标和成就”的活动,讨论了启动利雅得

倡议的重要性。 该倡议旨在建立一个全球行动网络,在世界各地的反腐败机构

之间交换信息。 反腐合作的推进为两国经贸投资创造了一个更加透明公正的环

境,也为两国经贸发展提供了更多便利。

随着两国各领域的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两国关系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2024

年 3 月 20 日,印尼现任国防部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正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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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多次表示上任后将继续执行前任总统佐科的政策。 分析

人士指出,普拉博沃上台后极有可能进一步推动印尼与中东国家的合作与伙伴

关系。① 2024 年 6 月 12 日,普拉博沃访问沙特并与萨勒曼王储会晤,双方强调了

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并探讨了在国防、农业、清真产品及创意产业领域合作的潜

力。 萨勒曼王储关于“印尼是沙特第二故乡” ②的表述,更是体现了沙特对印尼的

深厚情谊和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高度期待。 印尼新总统的上台不仅为两国关

系的深化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实现沙特“2030 愿景”注入了新的动力。

就中国而言,中国分别于 2013 年、2016 年同印尼和沙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三国在国家发展、地区稳定等方面存在共同关切。 沙特与印尼合作过程中

体现的互利共赢契合中国全球发展理念。 沙特与印尼同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的重要支点国家,两国合作领域的扩展和程度的加深有利于中国在当地开展工

作。 从经贸角度而言,三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各具优势,沙特具备雄厚的投资实

力,中国具有完备的产业链和尖端技术,印尼则拥有广阔的市场。 优势互补的格

局为三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探索并开展第三方合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此外,中国在中东和东南亚地区都有重要的战略利益,沙特与印尼不仅是所在区

域的地区大国,而且均为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国家,两国关系的走近有助于推动两

大区域间的合作,为两大地区的和平稳定注入发展动力,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责任编辑: 章　 远　 责任校对: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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